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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人类文明的诗歌传统中，阿拉伯诗歌素有“阿拉伯
人的文献”之称，以其绵延的历史、严整的韵律、深邃的情感、
广袤的想象著称，由古至今一直是阿拉伯民众最为喜闻乐见
的文学形式。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公元5至6世纪，彼时阿拉
伯半岛各部落的诗人们以语言为武器，在沙漠中的欧卡兹集
市以诗一决高下。“悬诗”，即悬挂于麦加克尔白圣殿，涵盖凭
吊遗址、追忆情人、描写自然及狩猎场景的经典长篇，堪称这
一传统最辉煌的结晶。诸多经典名句，如乌姆鲁勒·盖斯的

“让我们停下来哭泣，眼前黄沙漫漫无边；在戴胡里和豪迈里
（地名），把亲人和遗舍怀念”为世世代代吟咏传诵，不仅被古
代阿拉伯人奉为审美典范，其格律形制与意象体系更构成了
此后15个世纪阿拉伯诗学的基石。

从悬诗到自由体：
传统根脉与现代转型

在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阿拉伯诗歌进入黄金时
代。诗人们群星璀璨、大放异彩，如宫廷诗人穆太奈比以强烈
的自我意识将颂诗推向极致，阿布·努瓦斯以享乐主义诗风颠
覆了贝都因传统的道德秩序与审美体系，苏菲派诗人伊本·阿
拉比则将神秘主义的爱欲经验升华为关于存在与本源的宏大
隐喻。其他朝代的诗人们亦各有风华，共同织就了阿拉伯诗
歌绵延15个世纪的灿烂长卷。

进入20世纪，阿拉伯诗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现代性变
革。黎巴嫩旅美作家纪伯伦以散文诗将阿拉伯文学引入世界
视野，“自由体诗”运动则打破了延续千年的“卡西达”格律框
架。20世纪下半叶，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巴勒斯坦诗人马
哈茂德·达尔维什、伊拉克诗人萨迪·优素福为代表的诗坛巨
擘，推动自由诗与散文诗的实验朝向前所未有的哲学天际。
阿多尼斯创办的《诗歌》杂志，将波德莱尔、里尔克、艾略特的
现代主义精神与阿拉伯神话、苏菲诗学融汇一炉，创造出一种
兼具传统根基与颠覆性的新诗歌话语。在创作形式上，当今
的阿拉伯诗歌呈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既有完全依照传统音
步与韵脚创作的“柱体诗”，也有仅求句尾押韵的“韵尾诗”，还
有打破格律、长短相间的“自由体新诗”，以及兼具散文与诗特
质的“散文诗”。其中，自由体新诗是当代阿拉伯诗歌的主要
创作形式，并代表最高成就。进入21世纪，新一轮诗歌创作
浪潮兴起，在阿拉伯公共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大
量诗人在地区局部冲突造成的流亡与离散中，重新思考着历
史与当下、个体与社会、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纳入大众视野的诗歌：
活动、奖项、选秀

当代阿拉伯世界有一些现象级诗歌文化活动，最引人瞩
目的是阿联酋等海湾石油国家。由阿联酋沙迦文化局主办的
沙迦阿拉伯诗歌节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逾20届，
是阿拉伯诗歌界每年年初最重要的聚会之一。2026年1月，
第22届诗歌节首次将非洲国家诗人纳入主宾序列，体现出阿
拉伯诗歌活动日益强调跨地区对话的新趋向。与此同时，阿
拉伯世界还拥有一系列高水准的诗歌与文学奖项：阿联酋“谢
赫·扎耶德图书奖”自2006年创设以来，被誉为“阿拉伯世界
的诺贝尔奖”，下设诗歌等多个门类，单项奖金为75万阿联酋
迪拉姆（约合20万美元）；阿联酋的“苏尔坦·阿里·欧维斯文
化奖”每两年颁发一次，诗歌、小说、文学批评等门类的获奖者
可各获10万至15万美元奖金；卡塔尔的“卡塔拉阿拉伯诗歌
奖”总奖金高达380万卡塔尔里亚尔（约合104万美元），其中
古典诗歌类别冠军独享100万里亚尔（约合27万美元），同样
彰显着海湾国家推动诗歌传承的决心；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
拉·费萨尔亲王国际诗歌奖”总奖金额达150万沙特里亚尔
（约合40万美元），旨在弘扬阿拉伯语古典诗歌并表彰诗歌领
域的卓越创新者；阿曼“苏丹卡布斯文化与艺术奖”、埃及“伊
本·阿拉比国际文学奖”等亦在阿拉伯地区享有盛誉。

颇具热度的，还有阿联酋相关部门发起的两大电视诗歌
选秀节目：“阿拉伯诗王大赛”（2007年首播）和“百万诗人大
奖赛”（2006年首播）。前者规定使用阿拉伯语标准语现场作
诗，后者则以竞演纳巴蒂诗歌为主，吸引了来自阿拉伯各国的
众多民间诗人前往参赛。冠军奖金分别为100万迪拉姆（约
合27万美元）和500万迪拉姆（约合135万美元）。截至2025
年，“诗王大赛”已播出11季，“百万诗人大奖赛”进入第12
季。两档节目吸引数千万观众，每年决赛夜收视率在阿拉伯
国家名列前茅。它将诗歌重新纳入大众文化消费视野，展示
了阿拉伯社会诗歌传统从宫廷走向广场、从精英走向大众的
当代生命力。

意象宇宙：
当代阿拉伯诗歌的意象体系

阿多尼斯说语言是“身体上的整个宇宙”。于阿拉伯诗歌
之躯而言，其意象宇宙构筑于贝都因游牧文化、阿拉伯文化与

现代政治历史的三重维度之中，更得益于阿拉伯世界宽广的
地域与深厚的文明积淀：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的辉煌到北非
法老与库施文明的壮丽，从阿拉伯半岛的无垠沙漠到安达卢
西亚的繁花园林，从贝都因游牧部落的帐篷到海滨的采珠船
与渔港，这片大地蕴含的宗教圣迹、远古神话、部落传说、自然
生态、世俗风情，共同为诗人们提供了不竭的创作灵感，形成
了一套独特的符号语言。这套语言既承袭古典诗学的厚重，
又在全球化时代浪潮与本土社会变革中喷涌着当下的丰盈。

沙漠是阿拉伯诗歌中最古老、最核心的意象原点。在古
典“悬诗”中，它是游吟诗人凭吊遗址的舞台，是生命短暂与命
运无常的见证。当代诗人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已非单纯的景
观描摹，而是将其转化为身份与历史的隐喻符号：沙漠既是先
祖游牧文化的起点，也是当今战争与离散的现场，是生命严酷
的考验，亦是心灵澄净的终极归宿。尤其是生活在阿拉伯半
岛的诗人群体，他们以源自半岛南部传统的深邃感知力，书写
水、石与沙漠的存在哲学。其语言兼具古老部落诗歌的口语
质感与现代意识流的内在逻辑，被阿拉伯批评界称为“来自大
地深处的声音”。

阿曼诗人赛弗·拉赫比曾写道：“在这片狂暴的沙漠里，在
这随着烈日流淌出沙丘与恶魔的沙漠里，祖先们一代又一代
地繁衍。我们如同石质的树木般生长，赤脚、心伤，奔跑于海
岸与山峦间。”在这些诗人笔下，沙漠成为一种时空坐标：戈壁
的纹理是历史的褶皱，沙砾的流动是文明兴衰的缩影。绿洲、
椰枣树等标志性意象，则成为家乡物候生态的重要象征，蕴含
着沙漠民族对生命的渴望与生存的顽强，构建出一种柔软物
质性的地缘美学空间。

在巴勒斯坦诗歌传统中，橄榄树超越了植物学的意义，成
为土地权利与历史记忆最具凝缩力的符号。马哈茂德·达尔
维什将这一意象推向极致：“倘若橄榄树记得它的种植者，橄
榄油定会化作眼泪。”在他的诗行中，橄榄树的根系与巴勒斯
坦人的身份认同深度交缠，成为当代阿拉伯诗歌中最具辨识
度的意象之一。达尔维什本人以“抵抗诗人”的身份闻名于
世，其名句“在这片土地上，有配得上生命的事物”成为民族坚
忍精神的象征性表达。他与诸多巴勒斯坦诗人一道谱写出人
类普遍的离散与回归之歌，在阿拉伯世界拥有无与伦比的情
感感召力。

如果说沙漠是阿拉伯诗歌的意象底色，那么大海则已成
为21世纪最具时代震撼力的核心意象。这一转变，直接源于
2015年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难民渡海出逃的历史现实，
以及区域内的其他冲突与流亡经验。叙利亚旅欧诗人努里·
贾拉赫在《去莱斯沃斯的船》（2018）、《出东地中海》（2019）等
多篇长诗中记录了叙利亚家庭为逃离被摧毁家园而被迫进行
的致命海上旅程。“在这片残骸之海中，我如何能将我的歌重
新归还给歌手的声音，将那远行的船只归还给大海？而大海，
不过是深渊、坟墓与沙漠。”海水是连接家园与异乡的孤绝通
道，而船只既是逃亡的工具，也是可能的葬身之所。基于地区
局部冲突的特殊因素，蕴含类似意象的流亡主题贯穿阿拉伯
现代诗歌的整个进程，在21世纪呈现出更为深刻浓郁的复杂
情绪。对于大多数当代阿拉伯诗人而言，“家园”不仅指向地
图上的空间坐标，更指向一个不断被重写、被抹除、又在记忆
中顽强再生的精神场域。散居于巴黎、伦敦、纽约、悉尼等地
的阿拉伯诗人群体，在异乡语言与母语之间艰难维系着自身
的文化身份，使流亡本身成为一种独特的诗学立场。

废墟则是另一重要的意象群落。它不仅指战争冲突造成
的物质废墟，更是记忆、文明与身份认同的废墟。在阿多尼斯
的诗歌中，废墟常与神话、历史交织，成为文明断裂与精神重
建之间张力的承载体。而在当代阿拉伯年轻诗人们笔下，废
墟是实实在在的当下现实。将具体感官经验升华为历史见证
的写作策略，正是当代阿拉伯年轻诗人区别于前辈“大叙事”
式抒情的显著特征：如叙利亚女诗人奈斯琳·胡里所写：“今
早，春天的微风吹动废弃家宅里的窗帘。离开前，我们打开窗
户，生怕玻璃划伤那些印花窗帘的脸颊。”他们拒绝宏大的民
族寓言框架，以更诚实的微观证词，抵抗对暴力的情感麻木。
在这重意义上，大海是流亡者逃离后的无边漂泊，废墟则是他
们再也回不去的家园的残骸；而身体，恰恰横亘于这两者之
间，成为记忆与创伤最后的容器。

许多阿拉伯当代诗人亦疏离传统诗歌的宏大修辞和民族
主义主题，注重描绘日常生活的细节与个人的内心世界，钟情
于爱情、生死、时空等自古便流淌于血液中的永恒母题。其
中，诗人们依旧迷恋于对爱欲本身的书写，一些诗人笔触浓
烈，另一些则克制内敛。摩洛哥诗人穆罕默德·贝尼斯在《爱
是一片飞翔之地》中以深沉而充满哲思的笔触去捕捉爱情瞬
间的永恒，为之注入新的灵性维度。

而爱欲这一恒久的课题，近年来在阿拉伯女性诗人笔下
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她们的发声打破了传统阿拉伯诗歌中
女性作为被吟唱对象的被动地位，以第一人称的身体经验、欲
望表达和社会批判重构着阿拉伯语诗歌的性别政治。女性身
体在这些诗人笔下不再是被凝视与赞美的客体，而是主体性
认知与自我表达的场域。埃及女诗人伊曼·玛尔萨勒以冷静、
智性而充满女性主体性的语调，在阿拉伯语和英语文学界赢

得广泛赞誉。
旅法叙利亚女诗人玛拉姆·玛斯里则以爱欲与流亡的双

重叙事成为阿拉伯女性散居写作的代表性声音。她的诗集以
流亡者的爱欲经验和女性凝视获得了法语文坛的高度认可。
她宣称，“我是个混合体，顺从与叛逆交织”，以诗性的方式实
现了对女性主体性的全面回归。

当代阿拉伯诗歌的全球传播

过去20多年间，数字平台的崛起深刻重塑了阿拉伯诗歌
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生态。多种社交平台上活跃着大批以阿
拉伯语创作的诗人群体，他们的粉丝数以百万计，其影响力甚
至超过了传统的文学奖项。巴勒斯坦裔诗人塔米姆·巴尔古
提作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具社交媒体影响力的诗坛人物之
一，早在2007年便因在阿联酋经典诗歌选秀节目《诗之王》上
朗诵长诗《在耶路撒冷》而走红，成为诗歌借助电视与网络媒
介实现大众传播的早期范例。紧随其后，一批善于运用数字
媒介的“90后”诗人们正在崛起。例如巴勒斯坦诗人法拉赫·
沙玛，以融合阿拉伯语标准语与方言的表演性诗歌视频在网
络上走红，单个视频播放量达数百万。她的诗融方言与标准
语于一炉，聚焦身份、流亡与女性经验，演讲腔与诗歌韵律并
用，善于以个人经验折射现实，因此在25岁以下的阿拉伯群
体中引发了深刻共鸣。同样活跃于数字空间的苏丹裔美籍诗
人萨菲亚·赫罗，擅长以英语写作并通过影像与声音双重媒介
将苏丹裔离散者的身份处境转化为诗性表达。埃及诗人穆斯
塔法·哈杜塔则突破诗歌圈，将个人创作与阿拉伯流行音乐工

业紧密交织，其作词在埃米尔·迪亚布等阿拉伯明星的歌曲中
留下深刻的诗性印记。在数字平台上涌现的“平台诗歌”，往
往以短小凝练、情感直接、视觉呈现精致为特征，催生出一种
契合即时传播规律的意象语言。它们更多依赖情感的即时共
鸣，善用日常细节与碎片化意象，以更快的频率回应当下社会
现实，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诗集的诗学景观。批评者在哀
叹“诗歌网红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数字诗歌文
化，使阿拉伯语诗歌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此前难以想象的传
播广度，并吸引大批年轻读者重新走进诗歌的现场。

在全球各大综合性或专项文学奖的视野中，阿拉伯诗人
的身影日益显眼，尽管也面临语言壁垒与翻译匮乏的困境。
阿多尼斯是迄今为止获得国际奖项最多的在世阿拉伯诗人，
已先后获得德国歌德学院颁发的歌德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
诗歌奖等众多重量级荣誉，在欧洲文学界享有极高地位。巴
勒斯坦诗人、作家易卜拉欣·纳斯鲁拉获2025年纽斯塔特国
际文学奖。另有巴勒斯坦裔美国诗人法迪·朱达，其2024年
出版的以加沙战争为背景的诗集《〔…〕》（2024）以极简主义语
言回应屠杀与流亡，在主流文学媒体引发强烈回响，被多位批
评家列为2024年度最重要诗集之一。来自加沙的穆斯阿布·
塔哈以英文写作，其诗集《你可能在我耳中发现的事物》
（2022）以加沙平民视角描绘日常生存的碎片，其冷峻的抒情
方式在西方英语文学界引起广泛共鸣。摩洛哥诗人塔哈·阿
达南、黎巴嫩裔澳籍诗人欧麦尔·萨格尔等人在西方诗歌节与
文学奖评选中频繁出现，也成为阿拉伯诗人群体的重要面孔。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中阿文化交流的深化，阿
拉伯诗歌在中文世界的译介速度与广度亦有明显提升。阿多
尼斯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2009）多次登上畅销榜，诗
人还以中国自然山水为题创作了诗集《桂花》（2019）并以中文
首发出版。其他已出版的阿拉伯诗集中译本亦包括：阿多尼
斯另一部重要诗选《风的作品之目录》（2022）、马哈茂德·达尔
维什诗选集《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2017）等。在古典诗歌译
介方面，《阿拉伯古代诗选》（2001）、《阿拉伯古诗100首》
（2019）、《悬诗》（2024）、《悬诗疏评》（2025）等译作相继问世，
不断丰富着中阿诗歌交流的图景。以上成果生动展示着中阿
两个古老诗歌传统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结。

阿多尼斯曾写道，“体现历史瞬息与人类永恒相统一”，是
“阿拉伯诗歌现代性的首要源泉和第一要素”。从沙漠腹地游
吟诗人们留下的永恒“悬诗”，到今日诗人们对无数“瞬息”的
诗性捕捉，阿拉伯诗歌在千年岁月的流转中始终承担着记录
时代、见证当下、表达人性、抵抗遗忘的多重职能。这意味着，
阿拉伯文明的诗歌语言，以经验的鲜活性、感官的具体性与情
感的共通性，直接触达人类最深层的共同经验。这些真实的
自我表达，属于阿拉伯世界，亦属于所有在困境中仍然相信语
言之力量的人们。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教师）

阿拉伯当代诗歌阿拉伯当代诗歌：：““历史瞬息与人类永恒相统一历史瞬息与人类永恒相统一””
□□唐唐 珺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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